新紀年
1.城堡

  「你不了解城堡」，店長這樣對K說；「沒有一個外地人喜歡城堡」教士說；K有種渴望，想結交一些朋友，可是每結交一個新朋友只會增加他的疲勞。

· 卡夫卡《城堡》

  輕輕的撞擊著泛紅的臉頰，熱氣伴著咖啡香在窗上染上一層淡淡的水氣。咖啡廳中的人雖多卻也不至於擁擠，除了零星的幾個空位外，其他位子都各自坐上了一對對的情侶和人群。

  原賢用拇指和食指，壓了壓兩眼之間，試著趕走那還些許殘留的睡意。原賢用手拂過了落地窗，將鼻子以下的部分蹭進了衣領，望向窗外。夕陽的紅光灑下，燈泡拉成聖誕樹還未撤下，只是經過的路人都視若無睹的走過。

  「情人節快樂！先生！這是您點的香草那提，抱歉讓您久等了。」服務生微笑著將咖啡放到了桌上。謝謝，原賢說，並將臉轉向了服務生。

  「玻璃外有什麼嗎？」她依舊微笑的問，沒有離開。

  「有人和聖誕樹吧。」原賢看向了窗外回答。

  服務生也跟著望向窗外「儘管隔著玻璃，但依舊可以感受到是個美好的情人節午後呢，你說呢？」她說。

  「是啊，是個美好的午後……」原賢向著服務生微笑。

  服務生再次微笑之後，便轉身離去。「隔著玻璃嗎？不過也許就是因為隔著玻璃，才會如此美好吧。」原賢一邊望向窗外，一邊轉著手中的咖啡想著。

  短針慢慢轉向五點的位置，店內變得吵雜。我終究不屬於這個節日，原賢得到了結論，收拾了東西並走出了咖啡廳。

  風吹落了聖誕樹上的掛飾；原賢和大部分的路人一樣紛紛縮緊了脖子，並朝著車站的位置走去。

2.消逝

「也許是被遺棄了吧，我了解那種感覺。」傑這麼說。

   —村上春樹《聽風的歌》

  火車門開了。原賢站在門前，看著人潮湧出。車站是此區唯一有人煙的地方。

原賢找了個地方坐下，把視線移窗外，火車開了，原賢依舊無視著身旁的人，望著火車開往的方向，任景物快速的從眼旁滑過。對著前方未知的景色，身旁的男孩把臉緊緊貼著窗子的玻璃，寒冷的冬天染得男孩紅紅的鼻子下方的玻璃充滿了層層水霧。

　　男孩似乎看的太過入神，一隻手就這樣貼著原賢的側臉。原賢沒有理會，在一旁的，應該是男孩的奶奶的老人家只是相著車尾的方向，望著沿途的風景。

  海，在沒有月亮的夜空下，像是一池的墨。

「叔叔！叔叔！」男孩拉著原賢的衣袖子叫道。

「什麼叔叔，我連三十都不到喔」原賢有點生氣。

「可是你的臉就一副客家老農的樣子啊！」

「噢！是喔！」男孩靜了下來。

在一陣沉默中，老奶奶一樣是望著車尾的景色，像是在品味著什麼。

「好啦！對不起啦！大哥哥，你在看什麼啊？」

「一道牆喔。」

「一道牆？可是外邊只有黑黑的水啊！」

「因為你看不到它啊，它是用最冷、最硬的冰結成的啊！」

「那是有多硬呢？」男孩問。

「超級超級的硬啊！」

「那它和憤怒鳥誰比較強呢？」男孩指了指自己衣服上的圖案。

「嗯……，應該牆比較強喔，畢竟他是牆嘛，就連坦克遇到它都只能垂著炮管回家喔。」

「那你怎麼知道呢？」

「因為我曾經那隻憤怒鳥阿。」

「所以你的臉才會這麼扭曲對嗎？」

「扭曲嗎……」原賢靠著冰冷的玻璃。

「嗯！一定很痛對不對？那牆那邊到底有什麼啊，為什麼要如此拚命去撞它呢？」

「那裡有著世界和人群喔！大家都在對面的世界中，穿著充滿刀刃的衣服，做著各式各樣的事喔。」

「為什麼要穿著刀刃做的衣服呢？」

「其實原本是為了保護自己，可是厚盔甲穿久了身體會受不了阿，引此越做越薄、越做越薄；久而久之，就像刀片一樣危險啦。」

「那他們難道不會受傷嗎？」

「會阿！他們都已遍體麟傷，血流如注了喔。」

「他們難道不會痛嗎？」

「在冰冷的世界中，他們也早已被凍到失去了知覺了阿，是感覺不到痛覺的喔；而且他們都身穿禮服，盡興得跳著舞，沒有空去注意阿，直到有人心臟承受不住寒冷而死去。」

男孩打了個寒顫，將領口的地方握緊，身上的憤怒鳥也因此皺成了一團。老奶奶輕輕的起身，拿著剛剛墊在大腿上的羊毛氈，輕輕的為男孩披上。話題似乎有點走太快了，原賢閉上了嘴，不再出聲。

3. 視界線

  「善良人在追求中縱然迷惘，卻終將意識到有一條正途。」

—《浮士德》

「現在，我們先把人想像為一個質點，兩人距離為r；即兩人之間的萬有引力為……」物理老師沉穩的說著。

 是什麼時後，忽然會發現到那到冰牆呢？原賢常常這樣納悶。也許，如果當初沒有發現那到冰牆的話，現在自己可能還是一樣開心的道著動人的旋律、蹈著世界的死亡之舞；也不會因此，被這世界給排除吧。也許是在奶奶離去的時候吧，原賢回想著。

 黑暗中，有一團火光在閃動著。那團火的中央，躺著的是正是奶奶。不可思議的是，他並不哀傷，反而是感覺到有一股溫暖包覆著他，似乎有什麼被融化了；也許奶奶火化的溫度，讓周圍的人恢復了被冰凍的痛覺吧！他發現，世界上的死亡是一種解脫，不管是對自己，還是對身旁周圍的人都是，而那道牆之後就一直穩穩的站立在那，不曾消失。別人過不來，但他也因此過不去。

   一瞬間，原賢感覺到黑暗中有翅膀在拍動著，並傳來了火車的聲音。意識像是忽然被抽掉一般，從睡夢中驚醒，感到有一股類似暈厥的感覺在頭皮底下鼓脹著。

  「所以任何東西只要進到黑洞的範圍，就會被吸收而回不來喔，就連光也一樣，我們可以清楚得看到有一道界線 我們稱這是黑洞的視界線……」物理老師依舊沉穩的說著。

原賢撐起身子，靜靜的走出教室；用雙手，盛起自來水洗臉。當臉接觸到自來水時，原賢感覺到自己的心縮了一下，二月的初春仍然有著些許的涼意。

  原賢上到屋頂，這是學校中唯一可以看見整座城市的地方。他將半個身體探出圍欄，使頭低於心臟，讓腦袋充著血，試著驅走那惱人的昏厥感；並一邊克制著想擁抱地表的衝動。火車駛過車站，激起了在一旁休憩的烏鴉群，飛向空中。烏鴉的黑羽，沿著那道冰牆，清楚的劃分出出一條黑羽的界線，隔著圍欄，原賢只能眺望。

4. 陽光探出頭來

  「魔鬼談到既往，不過是蠢話一句！過去的已經過去，消失在虛無裡，一切又從零開始！」

—《浮士德》

  原賢從口袋中拿出福利社買的咖啡，他感到有點疲勞。這時，玥打了電話過來。  
  玥是在火車上認識的，第一次見面時，玥在原賢身旁如死人般沉沉睡去；那時原賢一直忍著想要探探她鼻息確認她是否還活著的衝動，直到終點站到時才將她搖醒。他們一起下了車，穿過了月台，玥是喜歡跟陌生人聊天的女孩。   

  「你知道我為什麼吃素嗎？雖然我對外都說是因為喜歡小動物，不忍心；但其實我覺得是體質問題，因為我們家的人好像吃到肉都會有身體不適的問題喔！但這樣就不能吃盡天下的東西了啊！如果失去貪婪，這樣就不完整了阿！畢竟貪婪是人性嘛。總覺得這樣就不是個完整的人了啊！」她在電話的那頭說。
※※※

「不管怎麼樣都必須得到那口井才行」這是我所得到的結論。
—村上春樹《發條鳥年代記 第三部 刺人鳥篇》

  「不完整的人有什麼不好嗎？」原賢問道。
  「嗯……大家應該都希望自己是完整的吧」玥想了想說。
  「就像憤怒鳥先生你一樣啊，明明知道那邊的大家都瘋了、失去知覺了，卻還是一直當著憤怒鳥一樣啊，撞的頭都暈暈的，反而失去了自己的方向了啊。一直傷害自己，證明自己的存在，噢！你知道嗎？我說的是你喔，憤怒鳥先生你喔！」
  玥繼續說：「其實憤怒鳥先生你其實很遺憾你被世界拋棄了對不對？所以才一直撞擊著冰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注意到，對嗎？但這是不可能的喔，終究只有你自己可以看見你所喔看見的，那為何不乾脆重新來過呢？讓一切重新開始，就可以忘記一切，繼續回到那冰封的世界，快樂的哼著歌、跳著死之舞。」
  忘記一切重新來過嗎，原賢想。

  一瞬間，一隻烏鴉飛過，劃過漆黑的屋頂；原賢忽然了解了什麼。「如果失去貪婪，這樣就不完整了阿！」玥說。手中的半杯咖啡已半涼，而今天的咖啡並不好喝，原賢得到了結論。

  雙手一放。

※※※

  於是鳥飛過，劃過漆黑的屋頂，不！是和那漆黑化為了一體，陽光灑下，卻尋不著它或他影子的蹤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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